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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5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记者走近旗领机电研发团队 看他们如何在争论中将细节做到极致

在微米级精度里“较量”不敢慢不糊弄

最小的细节，最大的事

旗领机电做的东西，普通人大概
率没见过——机器人关节里的减速
器。通俗讲，就是把电机的“高转速小
力气”变成“低转速大力气”的部件。
机器人要搬东西、要走路、要旋转，都
靠它。
这东西不大，最小的也就拳头大

小，但技术难度极高。常乐打了个比
方：我们的加工精度要在4微米以内，
大概是头发丝的1/15。
“差一点，转起来就会卡。”常

乐说。
卡顿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工业

机器人焊接时焊缝不直，人形机器人
动作不顺畅。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这个“门道”，藏在一颗螺丝的
相位角里，藏在两个齿轮啮合的微米
级误差里。
为了达到这个精度，公司花4000

多万元添置了行业顶级加工机床和齿
轮测量中心。常乐带着记者在车间里
转，指着一台正在运转的设备说：“这
磨的是偏心圆，偏心量要控制在微米
级，上下偏心的角度要在30秒以内。”
“秒？”他解释：“度、分、秒，30秒

是非常非常小的角度，一个圆是360
度，30秒相当于一个圆的1/43200。”
能听懂，但很难真正体会。直到

他带记者看了那台行业里最大的RV
减速器——载荷35000牛米，运转精
度40秒，目前已在国防装备和民用领
域实现批量配套。

不敢慢下来

旗领机电2015年创业，最初11个
人，现在不到40人。产值从1500万元
到3500万元、6500万元，去年跳到了
1.2亿元，今年的目标是1.5亿元。

数字好看，常乐的压力也越来
越大。
“我最害怕的，是技术支撑不了市

场。”他说这话时，眉头拧在一起。“如
果公司技术空心化，不出三四年，公司
就会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他开始“人
为刹车”。通过与公司领导争取，把技
术部分成两组：一组专攻核心技术难
题，一组支撑市场项目，人员定期轮
换。目的是让每个技术人员既有深度
研发的能力，又有能面对市场压力的
能力。
“年轻人，你得给他压力，压着压

着就稳了。”常乐说这话时，不像一个
研发总监，更像一个带徒弟的老师傅。
事实上，他确实在带徒弟。公司

里1/3是研发人员，全是985、211的硕
士及以上学历，天大、哈工大、西工大、
北航……年纪都在25到30岁之间。
这些人没有加班费，但晚上7点

之前没人走。周六也不休息。为什么？
常乐的回答很直接：“不敢慢。你停下
来，别人就超过去了。”在RV减速器
领域，国外企业垄断全球几十年，近年
来国内企业的追赶速度也很猛。常乐
很清楚，他们不是在和昨天的自己赛
跑，而是在和整个行业的时间表赛跑。
“也不能慢。”他接着说，“甲方

也有他们的节奏，我们得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任务。”所以，常乐也在以
身作则——每天不到6点起床，开一
个小时车到单位，提前进公司梳理工
作，下午大半时间泡在车间里，晚上8
点多才回家。这种状态，从2020年搬
到现在的厂区后，持续了6年。
“这么拼，家人没有怨言吗？”他笑

了笑：“也有，但支持大于抱怨。而且，
这种奋斗，值得。”
他提到公司吕总，在公司创业最

关键的时期，家里老人生病、自己腰病

复发，疼到直不起来，但硬是挺着，指
导公司度过了最紧要的节点，事后在
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住院期间，他疼
得不得不趴着睡觉，大夫半夜查房，特
意过来摸摸，确认人没事。”

常乐讲这些的时候是笑着的，然
后就是不停点头：“公司的几位领导都
是这样，和大家一起‘滚’着干，我们这
点苦都算不了什么。”

吵不散的团队

搞技术的人，常乐说“好管也不
好管”。
“每个人都有点傲骨。你技术上

比他强，能给他讲明白，他就认你。你
水平不行，压不住。”

所以他们的会议，经常是争论着
开的。

前几天，一个深海用的减速器，外
壳用了钛合金，光材料成本就近30万
元。技术人员把密封设计错了——一
个“低级错误”，代价巨大。闭门会上，
常乐让大家分析原因、提出方案，“气
氛上来了，拍桌子的也有”。
“但技术压倒一切，争论完了，还

是得解决问题。”常乐说，“我最怕的是
稀里糊涂过去。你糊弄几次，他对你
的认可度就降低了。”

有个叫韩忠皓的工程师，做一个
重点项目时，在他面前哭了好几次。
“做不下去，觉得自己特别累，责任又
大。”常乐训归训，训完了帮忙想办法，
堆人、自己上。“你出了问题，一堆人帮
你解决，他心里就暖了，也让我们的凝
聚力更强。”常乐说。

这种“争论文化”，在旗领机电是
种“头脑风暴”，讨论时也会激发更好
的想法。常乐觉得，技术人员争论最
好解决——把问题摆明了，谁对谁错
说清楚，然后一起想办法。

“搞技术的人单纯。”他说。

直白的愿望

常乐不是天津人，但他在这座城
市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又在这里生
活、创业，这里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跟记者聊起天津的机器人产
业，语气里带着一种希冀。“天津底子
太好了，你想要什么配套企业都能找
到。”他说，“有这么好的条件，希望天
津的机器人标杆企业越来越多，我们
这些周边配套企业也能快速成长。”

这话说得实在，甚至有点直白。
但这就是常乐——一个搞技术出身的
人，不擅长绕弯子。

记者问他，希望旗领机电在未来
天津制造版图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想了一下，坚定地说：“要做天
津基础核心零部件的担当，要做自主
可控技术的标杆，要做天津高端装备
‘核心零部件的国家队’。”

说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得有点大。”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常乐
送记者到门口，他还要去车间转一圈。
“每天在车间待的时间比办公室

多。”他说。
记者想起他之前说的一个细节：

创业初期，他们连续三年，晚上9点前
没回过家，干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打
个地铺就睡。

现在公司大了，产值过亿了，他还
是那个习惯——发货前看一眼。

那颗没对齐的螺丝，最后还是拆
了重装的。在旗领机电，没有什么是
“差不多”能过去的。4微米的精度，8
年如一日的节奏，和一场场“拍桌子”
的争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不敢
慢，也不糊弄。

文/摄 记者 郑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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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领机电

车间里，研发总监常乐扫了一眼正在装配
的产品，皱起眉头，“这个零件的安装角度不对，
这个螺钉和那个螺钉不在一条线上，赶紧调。”
几个年轻人凑过来，歪头看了半天，有人

小声嘟囔：“这不是对着呢吗？”
“这个对，这个不对。拆了重来。”
气氛有点僵。装配工人仔细端详，终于

看出了细微的偏差。
在天津旗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旗领机电），这样的“争论”是常态。吵归
吵，闹归闹，吵完了该拆拆、该改改，谁也不会
往心里去。用常乐的话说：“搞技术的人单
纯，你把问题给他讲明白了，他就认你。”
这口气听起来有点“狂”，但他确实有这

个底气。公司的领导层全是技术出身，一眼
就能看出问题，“蒙不过去”。表现在业绩上，
成立不到8年，产值从1500万元增长到1.2
亿元，还将恰佩克金球奖等行业奖项收入囊
中，如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头部企业。


